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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盛强

岑岐糖厂，全称“地方国营

瑞安综合糖厂”，简称“瑞安综

合糖厂”或“瑞安糖厂”，位于瑞

安岑岐山麓、温瑞塘河汀田岑

岐段边。在计划经济时代，它

曾是瑞安最出名的国营“四大

厂”之一。它于1957年筹建、

1958年正式建成并开榨，创

建时采用亚硫酸盐法制糖，日

榨鲜蔗350吨，1979年扩建

后日榨鲜蔗达千吨，位列浙江

省11家制糖企业之首，被国家

轻工部列为大中型企业。

这家日榨糖千吨的“超级

大厂”也造就了一个个传说和故

事，不少的瑞安人在那里工作、

生活和成长，或许他们都有过一

段刻骨铭心的故事。而人们每

每看到糖厂的老照片，总是心潮

澎湃。糖厂虽然已消逝于历史

的尘烟中20多年了，应运而生

的企业文化也日渐沉寂，但糖厂

对瑞安经济的贡献以及曾经的

故事，不会被历史遗忘。

笔者老家位于离糖厂两公里远的塘河支

流边，记得儿时每次坐客轮往返瑞安的时候，

一定会经过糖厂所在的温瑞塘河岑岐段。

“那些年，赶上糖蔗收获季节，塘河里挤

满了运送糖蔗的大大小小船只，密密匝匝地

挤在码头边等待过磅；糖厂前面的公路上，排

列着长龙般运输糖蔗的汽车、板车，好不热

闹！”在糖厂工作过的市双环工业公司原总经

理陈朝麟说道，塘河里排队的船只从岑岐桥

以北一直排到金后村，绵延数百米，约莫上百

艘。有些调皮的孩子会趁着大人休息、场面

杂乱的间隙，爬到糖蔗船上或堆场上偷吃糖

蔗。更有甚者，乘人不备，在岑岐桥上往船上

扔铁钩，钩走一捆捆糖蔗，当然也有人失手被

当场捉拿。那时候，常常因偷糖蔗、搬运糖蔗

等发生斗殴事件，为了加强保卫工作，还专门

成立了糖厂派出所。

糖厂所在的位置，位于岑岐山麓以东，

104国道以西，岑岐大桥西南侧。目前已被两

座现代化的汽车文化创业园所替代，分别是

冠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五洲汽车文化创业

园。即便距汽车文化园数百米开外，仍能遥

遥地望见岑岐山麓两根大烟囱，这几乎成了

糖厂的标志性建筑，它们仿佛是时代的守望

者，静静地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与沧桑。

这两根烟囱，一根为红砖材质，另一根为

青砖材质。青砖烟囱上依稀刻有“地方国营

浙江瑞安综合糖厂”的楷体字样，烟囱壁上的

大部分字块已经脱落残缺，但字迹仍能清晰

地辨认出来。糖厂退休职工余维芬说，青砖

烟囱是厂内最早的烟囱，下面原来连着三台4

吨规格的大锅炉，而远处的红砖烟囱是扩建

时造的，连着两台10吨锅炉。原先厂区共有

4根烟囱，已经拆掉的2根，分别连着6吨锅炉

和2吨锅炉。

“我在糖厂里干了一辈子，这里的每一个

角落我都非常熟悉！每一道生产工序我都记

得清清楚楚！”在老糖厂旧址里，余维芬对当年

的情形记忆犹新。糖厂大得很，下面还有好几

个厂，造纸厂、水泵厂和漂染厂等，每个厂下面

都分好多车间，比如糖厂里面分压榨车间、澄

清车间、制炼车间、酒精车间等，纸厂下面有蒸

球车间、打浆车间、抄纸车间等。哪个车间在

哪个位置，他都如数家珍。可惜的是，厂区大

多数生产车间被悉数拆掉，设备折价卖掉了。

现在除了剩下2根烟囱、2个水池等部分建筑

之外，只有宝坛寺隔壁荒废的宿舍区了。

随后，他带笔者来到毗邻的宿舍区，这

儿大门紧闭，铁门、铁锁锈迹斑斑，宿舍楼

共有11幢，楼前杂草丛生。进入其中一幢

4层宿舍楼，里面杂物散落，空空荡荡。当

时糖厂的工人在榨糖季节，通常需要住在

宿舍，11幢楼都住满了人，最多时有300多

人同时居住，需要随时加班加点工作，以确

保糖厂的正常生产和供应。

这些残存的建筑都带着浓浓的苏式风

格，成为糖厂不多的实物见证了，对于研究

糖厂工业历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余维芬这位糖厂老员工，是汀田街道联

前村人，于1979年参加工作，到糖厂家属厂

包装制品厂工作，当时包装制品厂属集体性

质的企业，待遇比不上综合糖厂。1983年，其

父亲从综合糖厂病退后，余维芬才顶替了父

亲的岗位，成为糖厂的一名正式职工。他先

在制糖车间担任统计员，从事统计工作，后来

又到糖厂下属的纸厂，负责会计工作。90年

代后期，又先后在双环工业公司下属的皮革

化工厂、公司总部工作。由于工作认真，情况

熟悉，退休后仍被双环工业公司返聘，协助做

好企业党建工作。现年63周岁的他对未来

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希望能够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继续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当时的岑岐糖厂，堪称瑞安工业的一

面旗帜，在制糖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浙

江省的主要制糖厂家之一。

糖厂曾在1979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经四轮征地，面积最多时达100亩。扩建后的

糖厂日榨鲜蔗能力提升至1000吨，其日榨鲜

蔗能力在扩建后显著提升，为瑞安经济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糖厂主要生产白砂糖、赤砂

糖、瓦楞纸等，这些产品曾是国家计划分配的

重要物资。这一时期的岑岐糖厂，为国家创造

了大量的财税收入，其1958至1986年累计创

下的利税达4200万元，约占同期瑞安利税总

额的四分之一。糖厂生产出来的瓦楞纸远销

全国各地，当时的岑岐糖厂号称“浙江第一糖

厂”是名不虚传的。

那么，综合糖厂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提起糖厂创办史，不得不提现年83周岁

的钱学义（塘下镇场桥人）。他担任过糖厂

副厂长，经历了糖厂初建、扩建和停产各个

阶段。糖厂于1957年开始筹建，1958年选

址岑岐山麓建厂。建厂初期糖厂行政级别

很高，书记、厂长由县委领导兼任，当时副县

长崔传珍兼任厂长，县委副书记（或县委常

委）韩东兼任书记，副厂长由李鸿庆担任。

三位领导带着29人的团队到广东汕头一家

规模较大的国营糖厂取经。

当时之所以选址岑岐山麓建糖厂，钱学

义认为，主要是考虑到该地交通非常便捷，背

靠岑岐山，毗邻温瑞塘河和国道这两条交通

大动脉，糖蔗运输非常便捷。糖厂还有专门

的码头，不过现在已经改为加油站。而且糖

厂刚好在糖蔗种植区域的中心地带，东面是

梅头、塘下、汀田、莘塍、东山等大片广阔的糖

蔗种植区域，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钱学义称，糖厂创建的历程充满了艰

辛。1958年虽然成功建厂，但大型设备未运

到，开始只能利用小型的压榨机进行生产，

摸着石头过河。直到1959年5月，随着福建

安装队带来大型设备，成功试车，进展顺

利。这年10月份，钱学义也从瑞安县第二工

校毕业，被分配到糖厂做学徒工，赶上建厂

的好时光。1962年，钱学义转入糖厂做技

工、电焊工，1966年任团支书，1977年至

1983年担任糖厂副厂长。

后来，钱学义又经历了糖厂扩建，过程同

样非常艰辛。糖厂原设计日榨糖量350吨，

但到70年代末期，由于糖蔗种植面积迅速扩

大，糖蔗年供应总量已经达到6万至10万吨，

糖厂现有的生产能力根本难以消化。当时即

便通过技术革新，也只能达到每天500吨的

榨糖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况且一旦生

产周期拉长，容易使存放的糖蔗发生变质，糖

厂、蔗农等各方的利益都会严重受损，所以把

生产规模扩建到千吨以上迫在眉睫，并提上

了议事日程。

钱学义称，记得当时是张明各同志抓糖厂

扩建工作。组织派遣他和梁鸿陶、潘云贤等人

先后赴省轻工厅、国家轻工部具体对接扩建工

作。刚开始上级轻工部门不同意扩建，经过他

们多方解释和对接，上级部门最终同意糖厂扩

建要求，并予以批复。这时候，钱学义等人紧

锣密鼓，从安徽省合肥轻机厂、广东光明安剂

化工厂调集设备，还到日制糖千吨的广州某糖

厂学习取经。一直到1979年才终于扩建成

功，这时糖厂总占地面积达到99亩，日榨鲜蔗

达到1000吨，一跃成为浙江首屈一指的大型

国营糖厂。“当时全国千吨生产规模的糖厂并

不多见，好像只有40多家。”钱学义说。

扩建后的厂区内部布局紧凑而有序，高

耸的烟囱，庞大的锅炉房、繁忙的压榨车间和

制糖车间，构成了糖厂的核心区域。

此后，钱学义见证了多次技术革新。每

一次突破，都凝聚着团队的智慧和汗水。在

他的回忆中，那时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共同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同事之间的

关系简单而纯粹，工作中互帮互助，生活中互

相关心。在糖厂工作的日子里，有许多令人

难忘的瞬间和经历。无论是与同事们并肩作

战，还是与糖厂共同经历的起伏跌宕，都成了

他心中宝贵的记忆。

那时候，糖厂这样的国营企业是我

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对当时的年轻人来

讲，能够进入糖厂工作是一件非常值得骄

傲的事儿。胸前别着厂徽，他人纷纷投来

羡慕的眼光，显得倍有面子，未婚的糖厂

青年也自然成为社会首选的择偶对象。

制糖是个季节性工作，在糖厂工作，

一年只消干两三个月，休息时间可达七八

个月（当然糖厂下属的纸厂全年都在生

产）。工资虽说与机关单位差不多，但糖

厂的福利令人称羡。比如每年年底，会有

几十斤白糖和一定量的糖蔗渣带回家，在

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家户户烧柴火，糖蔗

渣成了上好的家用燃料。糖厂文化娱乐

设施也很齐全，图书室、灯光球场、电影院

等设施一应俱全，也难怪有些职工宁愿常

年“赖”在厂内，也不愿意回家。那时，全

厂的工人以厂为荣，特有自豪感。

余维芬说，他70年代末进糖厂的时

候，是糖厂最为红火的光景。进入厂区，仿

佛踏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高大的厂房，轰

鸣的机器，还有那别着统一厂徽、忙碌而有

序的工人们，都让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震

撼。每年随着10月份榨期的到来，糖厂迎

来最繁忙的时候。因为生产的需要，糖厂

要请大量临时工帮忙堆糖蔗渣、搬运入库

等工作，此时厂里会临时招收一批季节工

人。每当此时，糖厂里的工人数量是平日

的两倍多。糖厂生产线24小时不停机地

生产，工人们实行“三班倒”，五六百名正式

工人再加上几百名季节工人同时忙碌着，

甚至带动汀田整个地方都马不停蹄地运转

起来。1973年、1974年糖蔗收购量高达

6.6万吨。

榨糖季节，来自梅头（今龙湾区海城

街道）、塘下、莘塍、东山、飞云江农场等

地的船只、卡车和板车，将农民砍伐过来

的糖蔗源源不断地送往糖厂码头。工人

们把大卡车上或船上的糖蔗卸下过了地

磅，又通过上百米的传送带输往榨糖车

间。榨出的蔗汁被泵到制炼（澄清）车

间，通过过滤、浓缩、煮糕、助晶、分蜜、干

燥等一系列工序，制成白砂糖和赤砂

糖。糖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副

产品，如糖蔗渣、糖蜜等。这些副产品在

当时也得以充分利用，比如糖蔗渣用作

造纸原料，或者用作燃料；糖蜜则被用来

发酵生产酒精或作为饲料添加剂。

上世纪80年代，糖厂开始走下坡

路。陈朝麟说，他自1981年参加糖厂工

作以来，感觉糖厂的生产时好时差。上

世纪80年代以来，粮食需求量大幅增

加，加上成品与原料价格开始倒挂，原先

种植糖蔗的区域大量改种水稻。笔者看

到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由于种蔗效益降

低，农民种蔗积极性下降，从1980年开

始糖蔗生产已经逐年下降，1980年是

1.35万亩，收购量是6.25万吨；1981年

是1.26万亩，收购量5.87万吨；1982年

是0.8万亩，收购量仅3.5万吨⋯⋯特别

是1986年后，由于瑞安境内糖蔗基地的

严重萎缩，鲜蔗收购量骤减，甚至出现了

无糖蔗榨糖的情况，岑岐糖厂的生产期

缩短至仅12天，设备长期闲置。糖厂不

得已放弃了其中一项主要的业务——榨

蔗，逐步转为以翻炼原糖为主。

陈朝麟认为，糖厂走下坡路，除了原

材料供应严重不足的原因外，最主要还

是来自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阵痛。从大

背景来讲，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和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产品与食

糖市场的开放，糖厂的管理与运作难以

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在此背景下，1990年，岑岐糖厂

因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而停产。1992年

12月，为彻底解决助剂厂消防安全隐患

问题，市政府决定：瑞安市综合糖厂与瑞

安市助剂厂合并组建瑞安市双环工业公

司，下设瑞安糖厂、纸厂、皮革化工厂、助

剂厂、水泵厂、漂染厂、机械厂。至此，这

家有悠久榨糖历史的制糖企业彻底告别

了制糖业。岑岐糖厂的停产，不仅标志

着温州地区制糖业的衰落，也反映了当

时机构调整对工业生产的深远影响。公

司组建初期经多方努力，寻找商机，开发

新产品，加强管理，苦练内功，企业也有

一定起色。但仍然经不住市场冲击，经

营状况最终还是每况愈下。1999年，双

环工业公司启动改制，制定了“资产分块

转让，职工分批遣散”的改制方案。改制

后，在册职工150多人，少数职工留守企

业，土地也因公路拓宽而减少至65亩。

糖厂从开始筹建到退出历史舞台，

虽历经几十个春秋，却创造了无数的上

缴利税，孕育了不少勤劳智慧的能工巧

匠，在特定时期的环境条件下，也满足了

当地不少百姓的就业和生活需要，对瑞

安人来说值得回忆和书写。在糖厂这个

大家庭里，大家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不

仅为企业创造了价值，也实现了自我价

值。许多人在历炼中逐渐成长为各自领

域的骨干和技术权威，糖厂也堪称人才

的大熔炉，为地方培养出了大量的党政

和经济方面的人才，比如赵志雄、张永

湘、黄再华等，糖厂的工作经历为他们大

展拳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现年49周岁的应维光于2011年受

国投公司委派，担任双环公司副总经理，

2022年担任总经理，其任务是对糖厂的

“后生”双环公司进行管理，做好糖厂职

工遣散后的后续管理工作。比如，糖厂

对闲置土地资源进行盘活利用，目前“糖

厂”闲置地是租赁给了瑞安五洲汽车集

团及下属子公司、冠隆汽车集团，进行汽

车销售、维修等服务，年租金350多万

元，从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同时

也为在册职工缴纳社保各项费用、公积

金、生活费、慰问费等。

（感谢钱学义、陈朝麟、应维光、余维芬等同志为本文撰写提供帮助）

峥嵘岁月峥嵘岁月

光辉历程光辉历程

岑岐糖厂的甜蜜往事岑岐糖厂的甜蜜往事

两根大烟囱，难以抹灭的印记

糖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那时候，年轻人以进糖厂为荣

80年代中期，糖厂开始走下坡路

呼吁：糖厂工业记忆的再生

工业遗存见证了城市发展的过程，

是城市重要的记忆载体，也是有形的历

史资产。

有专家表示，岑岐糖厂作为瑞安一

家知名制糖企业，其旧址具有相当重要

的工业遗产价值。它不仅见证了瑞安工

业及制糖业的发展历程，还承载了人们

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和情感。人们在意

的，不仅仅是面上的建筑，更关注糖厂共

同奋斗的工业历史过程，尤其是制糖的

工业遗址于这片土地上辛勤创造留下的

文化记忆。

在我国许多地方，许多国营企业工

业遗址已被列为工业遗产，得到有效的

保护和利用，实现创造性价值转化，丰富

了旅游供给和市场。比如，杭州对运河

边“大油桶”的改造，使小河公园成了远

近有名的“网红打卡点”；苍南县矾山镇

曾是矾矿采掘业的重要基地，如今成为

了一处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的露天

博物馆。

应维光无奈地称，他们曾经考虑将

糖厂旧址里的2根烟囱进行维修，作为

文创和网红打卡点，但一听报价需要60

多万，只好作罢，想想有限的资金肯定还

是要先用到“刀刃”上，比如职工福利待

遇方面，因此提升之事只能暂时搁置，待

今后条件成熟再作打算。

笔者认为，糖厂的再利用过程中，不

能仅仅关注地块的经济价值，也要注重

对制糖设备、工艺流程呈现和几代糖厂

人的集体记忆。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

城，瑞安工业遗址相当丰富，除了综合糖

厂旧址，还有百好乳品厂旧址、平阳坑钾

氮肥厂旧址、远东蛋厂旧址、机床厂旧

址、新华前池糖酒厂旧址等众多遗址，

“工业风”与“人文风”同样交相辉映。我

们期盼，包括糖厂在内的诸多工业遗址

通过科学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与文化、

创意、艺术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尊重历史

传承文脉的底蕴，与城市有机更新结合、

产业创新升级、文旅融合发展协同推进，

赋能社会经济发展。

榨糖的季节榨糖的季节（（李浙安李浙安油画油画））

左边是红砖烟囱左边是红砖烟囱，，右边是青砖烟囱右边是青砖烟囱
扫一扫，看电子版

原糖厂宿舍

糖厂食堂饭票


